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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地球科学研究已进入地球系统科学时代,地球系统科学逐渐成为地球科学各分支学科重要的指导思

想。 本文论述了古生物资料在地质学诞生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地球系统科学时代古生物资源调查的重要意义,
分析了我国目前区域地质调查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对我国在区域地质调查中加强古生物资源调查提出了具体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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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地球科学研究进入地球系统

科学时代(王训练和吴怀春,2016),“地球系统科

学 ” ( 陈 述 彭,
 

1998; Jacobson
 

et
 

al. ,
 

2000;
Ruddiman,

 

2001;毕思文,
 

2003;Kump
 

et
 

al. ,
 

2004;
Stanley,

 

2005;刘东生,
 

2006)已经逐渐成为地球科

学各分支学科重要的指导思想。 地球系统科学将地

球作为一个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等组成

的相互作用的系统,研究其间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

程及其机理,并与人类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借以了解

地球的现状和过去,预测地球的未来(王训练和吴

怀春,2016)。
当代地质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可以归纳为三个主

要方面:为地球写一个说明书;寻找能源和矿产资

源;促进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保护地球,保护人

类生存的家园,确保人类可持续发展。 地质学的初

衷主要是认识地球物质组成和结构构造,揭示地球

的演化规律。 工业革命引发寻找能源和矿产资源成

为地质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近 40 年来,随着人类生

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和地史时期集群绝灭事件的确认

及对集群绝灭事件成因的探讨,引起了人类对自身

生存环境的担忧,保护地球,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成

为地质学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地质

学研究的三大任务中,对地球及地球演化规律的认

识是地质学的基础,它决定着人类寻找能源与矿产

资源及保护地球的效率和水平。
为地球写说明书最系统、最全面、综合性最强、

覆盖面最广的方式是区域地质调查,最直观的表现

方式是区域地质图及其说明书。 区域地质调查是一

切地质工作的基础,其工作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地质工作水平。 区域地质图及其说明书是国

民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地质资料。 区域地

质图展示的内容包括图幅内地球的物质组成、结构

构造和历史演化三个部分。 随着地球系统科学逐渐

成为地质科学的主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作为地球说

明书最直观、最重要表现方式的区域地质图不仅要

反映地球的物质组成、结构构造和历史演化,还要尽

可能地反映地球各层圈之间相互作用的物理、化学

和生物学过程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就对地球

系统科学时代的区域地质调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

1　 古生物资料在地球科学上的
重要作用

　 　 化石是地球科学研究最基本的资料,不仅是地

球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且在地质学的诞生和发

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地史时期生物界发展

和演化是地球历史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地球科学

首先要说明的基本内容。 化石是地质历史时期生命



的载体,记录了生物和地球的发展和演化的历史。
通过化石研究不仅可以再造地史时期的生命系统,
而且可以揭示生物起源及其演化过程和演化规律。
另外,地史时期生物界及其演化规律的认识还不断

为进化论和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有力支持。
时间和空间是一切科学研究中两个最基本的要

素,更是地质科学这门历史性学科研究中两个最基

本的核心要素。 以化石层序律 ( Law
 

of
 

Faunal
 

Succession)为基础的生物地层学研究的方法,为地

质年代表的建立奠定了科学基础,也为地质学研究

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坐标,是现代地质学诞生的重要

标志。 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地学革命之后出现了一

系列地层学的分支学科,但都无法动摇生物地层学

在地层学中的基础地位(王训练和吴怀春,2016)。
古生物学与生物地理学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古

生物地理学资料在 20 世纪 10 ~ 20 年代曾被魏格纳

(Wegener)作为“大陆漂移”学说的重要支柱。 在地

体(Terrane)学说形成发展过程中,除岩层序列和古

地磁证据外,古生物地理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
世纪晚期,生物古地理学更加注意生物区系与古板

块之间关系的研究 ( 王乃文, 1984; 王鸿祯等,
1990),生物隔离成了判断古板块距离及其间已消

亡的古海洋宽度的主要标志,生物古地理分区成为

大地构造分区和全球古大陆再造的重要依据。
化石可以为古气候、古地理、古环境再造提供最

可靠的信息。 用于恢复古气候、古地理、古环境的物

理、化学和生物学证据几乎都是多解的。 在这些多

解的证据中,生物标志的多解性无疑是最小的。
化石与沉积矿产具有密切关系。 一些沉积岩和

沉积矿产本身就是生物直接形成的。 如煤、石油、油
页岩等矿产的形成直接与生物有关系。 动植物的有

机体还常富集铜、钴、铀、钒、锌、银等成矿元素。 细

菌是一个重要的地质作用因素,也是地壳地球化学

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 地球早期形成的一些条带状

铁矿床,主要与弱氧化条件下的铁细菌作用有关。
综上所述,古生物学研究不仅是地质学研究的

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现代地质学的诞生和

发展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而所有古生物学研究都离

不开化石标本这个基础材料。
我国地域辽阔,地层齐全、分布广泛且沉积类型

多样,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化石资源,各门类脊椎

动物化石、无脊椎动物化石、植物化石、微体化石和

遗迹化石类别齐全。 我国不同地史时期都有重要的

化石类群发现,从古元古代的微体真核生物、中元古

代的宏观藻类、新元古代的胚胎化石、典型埃迪卡拉

生物群化石,到古生代最早的脊椎动物昆明鱼类、早
期基干四足动物,中生代带羽毛的恐龙、早期被子植

物,再到新生代古人类,使得中国处于世界古生物学

研究的关键地区。

2　 古生物资料在地球系统科学
研究中的意义

　 　 在地球系统科学时代,对地球历史的说明除了

对地球的物理学特征和化学特征及其演化进行调查

外,更加重视对地史时期生物圈特征及其演化过程

与其它层圈相互作用过程的说明。 地球的生物学特

征与生物学过程是地球演化史上最活跃的因素,也
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要素。 正是这些生命的诞

生与演化,构成了地球有别于其它星球独一无二的

特征。 对地史时期生物圈特征及其演化过程与其它

层圈相互作用过程的说明所依赖的基本资料依然是

化石。 只有更加全面地掌握和更加深入地认识化

石,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地史时期生物圈的特征、演
化及其与地球其它圈层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深刻

地揭示地史时期的地球生物学过程及其与地球物理

学过程、地球化学过程之间的关系,才能提高地球说

明书的质量和水平。 近年来出现的地球生物学

(Geobiology)(谢树成等,2011) 研究作为地球系统

三大基本过程之一的生命过程,即生物圈与地球其

它圈层的相互作用,认为生命与地球环境之间是相

互作用和协同演化的,不仅是地球影响生物圈,而且

生物圈也影响地球系统。 这种相互作用或影响,从
地球历史早期起一直在协同、耦合地进行着。 地球

生物学的出现为地史时期化石研究提出了新的课

题,新理论和新技术方法不断涌现。 地球生物学是

古生物学的继承和超越。 化石系统分类将仍然是研

究的基础,但是包含了传统古生物学的地球生物学

在学科内容和技术方法上将更多地与物理、化学、生
物等学科交叉融合,其结果将使古生物学在时间上

更前溯,在空间上更开拓,为古生物学在地球系统科

学研究和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中开辟更广阔的前

景。 同时,地球生物学也需要更为详实、更为丰富、
时代更为精准、研究更为深入的化石资料的支持。

人类社会活动引起的气候与环境变化已经对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引起了全

世界的广泛关注。 “深时” ( Deep
 

Time)古气候研究

计划(Soreghan
 

et
 

al. ,
 

2004;孙枢和王成善,2009)着
眼于从沉积记录研究前第四纪地质历史时期地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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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试图为预测未来气候提供依据。 在诸多

恢复古环境和古气候的依据中,化石可以提供最直

观、最有效、最可靠的证据。
地质学研究所使用的时空格架的精度,决定着

地质学的研究精度和研究水平。 地球系统科学和

“深时”(Deep
 

Time)古气候研究计划研究都迫切需

要更高精度的时间和空间格架。 正因为如此,以古

生物学为重要支柱的地层学还将继续是地球系统科

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分支学科。 在地球系统科学研

究中,探讨不同时空尺度下的看似孤立的地球过程

(如造山带、火山活动、沉积作用和生命演化等)及

其相互作用和机理,尤其是探讨地史时期地球系统

的演化时,建立可供全球进行精确对比的年代格架

是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就区域地质调查而言,从 1
∶ 20 万发展到 1 ∶ 5 万,绝对不仅仅意味着是调查

比例尺的简单放大,而是调查所使用的空间和时间

精度的提高。 而这个空间和时间精度的提高,则有

赖于包括生物地层学在内的高分辨综合地层学(王

训练和吴怀春,2016)。 对于空白区的区域地质调

查,化石依然是确定地层时代与序列必不可少的最

可靠、最简便的手段。
地球上生命的演化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过程。 显生宙(541. 0
 

Ma 前)以来地球曾发生过

五次重大的集群绝灭事件,其中白垩纪和古近纪之

交(约 66. 0
 

Ma 前)的恐龙绝灭最为世人熟知。 这

些集群绝灭事件不仅导致当时海洋中物种在短时间

内大量绝灭,陆地生态系统也遭到重创,它们发生的

原因和过程已经成为评估当今地球生态系统危机的

重要历史参照物。 从地质记录来看,集群绝灭的典

型特征是消灭生态系统中的优势类群,具体表现为

生活环境优越、结构功能复杂、处于生态系统金字塔

上部的类群,相较于生活环境恶劣、结构功能简单、
处于生态系统金字塔下部的类群抗集群绝灭能力

弱。
人类的出现对地球自然环境产生了强烈影响,

造成了整个自然系统的显著变化,使地球表层由自

然系统转变为复杂的人—地系统。 2019 年 5 月,国
际地 层 委 员 会 第 四 系 分 会 人 类 世 工 作 组

( 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 AWG) 投票决定在

《地质年代表》中建立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

(Anthropocene),以表明人类对地球做出的深刻改

变。 迄今为止,人类活动在地球上埋下了诸多隐患,
如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大范围雨林损失、物种绝灭

率升高。 这些隐患的积累很可能引发“第六次集群

绝灭”(Barnosky
 

et
 

al. ,
 

2011)。
虽然集群绝灭的谜题尚未完全破解,但“第六

次集群绝灭” 或许已不是能否到来的问题,而只是

到来时间早晚的问题。 沈树忠和张华(2017)认为,
如果将近几百年来的生物多样性变化、地球表面温

度变化和碳排放的趋势等纳入到地质生命历史发展

的总进程中,
 

而且如果这种趋势长期保持下去,
 

那

么地球生物圈进入新一轮集群绝灭应该在所难免。
Barnosky 等(2011)认为最近一个世纪陆生主要脊椎

动物濒危物种的灭绝率如果持续下去,
 

现生脊椎动

物达到地质历史时期五次生物集群绝灭的水平仅仅

需要 240 ~ 540 年。 从显生宙以来地球曾发生过五

次重大的集群绝灭事件的基本规律来看,“第六次

集群绝灭”威胁最大的是位于现今地球生态系统金

字塔最顶端的人类。 应对“第六次集群绝灭”对人

类的潜在威胁,可能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人类应敬

畏自然,保护环境,改进生活方式,自觉维护物种和

基因多样性,节约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

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第六次集群绝灭”来的

更晚一些。 另一个途径是发展科技,尽快破解集群

绝灭之谜,提高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让人类成

为“第六次集群绝灭”事件的幸存者。 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人类现在正面临着两个前景:是在“第六次

集群绝灭”中绝灭,
 

还是破解集群绝灭之谜而得以

幸存。
地质学研究不仅强调“将今论古”,还要强调

“以古示今”。 详细、客观、深刻、全面地认识地球历

史是“以古示今”的基础和前提。 以古示今,以史为

鉴,有赖于人类对地史时期生物圈特征及其演化过

程与其它层圈相互作用过程的全面、深入理解。 对

地球的演化历史研究越深入,越有利于从生物演化

的基本规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使人类与自然界和

谐相处,与其它生物和谐相处,避免人类重蹈种群绝

灭的覆辙。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古生物资料不可或

缺。 戎嘉余和黄冰(2014)认为,化石采集、系统分

类和精时地层研究是探索生物大灭绝的根基和关

键。
化石标本清晰直观地展示了生命进化的轮廓,

能够为普及进化论基础知识、宣传辨证唯物主义思

想发挥最有效的作用。 特别是在当今人类已经成为

影响地球自然环境最为重要的因素之时,化石及其

展示的集群绝灭能够为增强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提

供强有力的警示和宣传。 另外,一些保存完好或形

态特殊的化石所具有的质朴、自然和神奇的魅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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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想和美的感受,赋予其极高

的美学欣赏和收藏价值。 国内外许多博物馆都将化

石收藏和展出作为自身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一些珍

贵稀有的化石成了富有影响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贵州关岭生物群的海百合化石和海生脊椎动物化石

更是许多博物馆争相收藏的对象,一些标本已经达

到一“石”难求的地步。 近年来兴起的不少国家地

质公园和世界地质公园都是以化石为主要内容建立

的,对于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素养、陶冶情操、满
足人们高雅的审美情趣、推进生态建设、促进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古生物学研究的辉煌成就与
区域地质调查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

就。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的地质学

研究也发端于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研究。 1912 年民

国成立后中国正式组织地质调查机构,开展地质调

查。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首先在地层学和

古生物学领域内获得显著成果,受到国际地质学界

重视。 区域地质调查在中国北方识别出了“太古

界”和“元古界”,确认了古生界各纪地层的存在及

其在中国东部的大致分布,并在生物地层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划分和对比(王训练,201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开展的 1 ∶ 20 区域地质调

查基本上查明了中国东部地层的分布、标准剖面及

生物地层序列,贡献巨大,影响深远。 在 1 ∶ 20 区域

地质调查成果基础上完成的多达数十册的中国各大

区及各省古生物图册不仅展示了我国古生物化石的

时空分布,而且为生物地层和年代地层序列及对比

格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古地理、古气候、古构

造及其演化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在《国际地层

表》中以生物地层为基础的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

(俗称“金钉子”,即“GSSP”)研究中,我国已经取得

了 11 个“金钉子”,一举成为取得“金钉子”最多的

国家。 瓮安生物群、蓝田生物群、澄江动物群、关岭

生物群、热河生物群和清江生物群等一系列生物群

的发现和研究使中国的古生物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

列,逐渐从古生物学研究大国发展为古生物学研究

强国,古生物学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科学家有希望的

研究领域之一。 中国是当今国际古生物学研究最关

键和最富潜力的地区,世界上许多重要古生物学的

理论研究和全球重大地学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中

国古生物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沙金庚,2009)。

上述辉煌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古生物学家的不

懈努力,其中区域地质调查的工作功不可没,特别是

在中国东部中、新元古界至三叠系各系标准剖面的

发现和早期研究方面,区域地质调查发挥了开路先

锋的作用。

4　 我国目前区域地质调查中古生物学
研究的窘境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期,地质部为了顺

利地开展我国第一轮地质大调查,在地质部地质研

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前身)成立了

地层古生物研究室,并按古生物门类聘请前苏联专

家来华培养学生。 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人员最多

时达七十多人。 同时各省和跨省区的区调大队均配

备了专门从事地层古生物鉴定研究人员,到 1960 年

相应在全国建立了六个大区地层古生物鉴定站。 这

些大区地层古生物鉴定站 1962 年与各省地质研究

所合并成立了六个大区研究所(王泽九,1999)。 这

些古生物力量的配备为我国古生物资源的调查和提

高区域地质调查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我国

古生物学研究的繁荣和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 30 年来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内容进一步拓宽

与深化,理论、技术和方法不断更新,展示的信息量

更为丰富,对地球的说明更加全面深刻。 仅就地层

学而言,除了岩石地层、年代地层和生物地层外,还
涉及事件地层、层序地层、磁性地层和化学地层等现

代地层学一系列分支学科的内容,深化了对地层特

征的全面认识。 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倾向是新一

轮区域地质调查对古生物资料的调查明显削弱了,
区域地质调查中古生物资料及相应的地层时代、沉
积相研究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化石资料的采集与鉴

定在区域地质调查中近乎成为一项可有可无的内

容。 严格地讲,目前我国区域地质调查中对古生物

学资料的调查几乎没有严格要求,即使沉积岩区进

行区域地质调查,再也没有对专门的古生物资源调

查的特殊要求。 因此导致为区域地质调查服务的古

生物学研究队伍几乎丧失殆尽。 古生物学专业人才

匮乏,青黄不接,极少数坚持在区域地质调查一线从

事古生物学研究的人员也被边缘化,有的不得不另

谋生路。 不少省份区域地质调查部门几乎没有一个

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专门人员。 受此影响,曾经开

设古生物学本科专业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

地质大学在上世纪末相继停止了古生物专业的本科

招生。 尽管 2008 年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重新开设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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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专业,但仅零星招生,作为一个本科专业近乎

名存实亡。 令人欣慰的是,沈阳师范大学 2010 年成

立了古生物学院,从 2011 年开始每年招收 30 名左

右的古生物学专业本科生。 目前全国虽然至少还有

25 个高校招收古生物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

究生 ( 刘大锰等, 2019), 但招生规模非常有限。
2013 年、2015 年和 2018 年我国含地质学、地质专业

类高等院校共招收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含古人类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数量分别为 93 名、82 名和 106
名(刘大锰等,2019),分别占同类院校地质相关专

业当年招收研究生数量的 2. 7%、2. 9%和 4. 6%。
2013 年、2015 年和 2018 年我国含地质学、地质专业

类高等院校共招收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含古人类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数量分别为 53 名、66 名和 57
名(刘大锰等,2019),分别占同类院校地质相关专

业当年招收研究生数量的 4. 8%、5. 7%和 4. 7%。 无

论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和占比,古
生物学与地层学(含古人类学)远低于地质学其它

专业。 更为严重的是,古生物专业研究生的生源质

量令人堪忧,“985”高校和“211”高校毕业生占比明

显下降,大幅度跨专业生源比例明显增高。
在区域地质调查中长期忽视古生物调查,恶果

已经初步显现。
(1)区域地质图中一些地质体缺乏准确的历史

演化顺序与空间变化关系。 区域地质图不仅要展示

地球的物质组成,还要展示地质体的空间结构构造

和历史演化,
 

而地质体空间结构与历史演化序列的

建立都依赖于地质体的时间序列。 由于缺乏深入的

古生物资料的调查,一些地质体的时代不够精确,导
致对比困难,使地质体缺乏准确的历史演化顺序和

空间变化关系。 2000 年 5 月第三届全国地层会议

期间,时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叶天竺先生曾说到,
如果没有古生物学研究,真不知道填出来的地质图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此话可谓一针见血,一言中

的! 现在区域地质调查中常用同位素年代学代替生

物地层学确定地质体时代。 但是,同位素测年材料

在地质体中并非普遍存在,同位素年代学的测年精

度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众所周知,一般只有在

缺乏标准化石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同位素年龄;当同

位素年龄值与标准化石时代不一致时,当以标准化

石确定的时代为准。
(2)1 ∶ 5 万区域地质调查鲜有新的标准剖面发

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的 1 ∶ 20 万区域地质调查

以其资料翔实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迄今中国东

部许多地层标准剖面都是 1 ∶ 20 万区域地质调查首

先发现的。 随后开展的耗资巨大的 1 ∶ 5 万区域地

质调查,虽然在路线密度上大大增加,也有如罗平化

石群(张启跃等,2008) 这样重大的科学发现,却鲜

有可以取代 1 ∶ 20 万标准剖面发现,不能不说是一

个极大的遗憾。 这与区域地质调查长期轻视古生物

资源调查不无关系。 我国 1 ∶ 5 万区域地质图的这

种缺憾随着历史的推移将愈发显现出来。
(3)地勘部门保存的大量化石破坏丢失严重,

损失不可估量。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广大地勘

单位除了配合 1 ∶ 20 万区域地质调查外,
 

还进行了

许多标准地层剖面的系统专题研究,采集了大量具

有重要价值的古生物化石实物资料。 其中不乏建立

新属新种的模式标本。 这些新属和新种除了反映在

专著和学术期刊中外,相当一部分反映在大区和分

省的古生物图册中。 随着古生物研究被淡化和老一

辈古生物工作者的退休甚至离世,这些珍贵的标本

无人问津,其科学价值也无人知晓,没有得到应有的

保存,自然损耗破坏严重,有些甚至被一扔了之,造
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随着模式标本的丢失,人类从

此将再也无法得知建立这些新属新种最初所依据的

特征。
(4)对地史时期有机界信息的调查明显落后于

时代要求。 区域地质调查是一项基础性、公益性、前
瞻性、战略性的工作,区域地质图贵在客观、全面、深
度地刻画和说明地球的物质成分、结构构造与历史

演化。 生物圈既是地球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

地球历史上最为活跃、对地球环境变化具有重大意

义的一个层圈。 对地质时期生物圈特征的充分说明

是时代对区域地质调查的要求。 古生物资料的缺失

和不足的地质图无法全面深刻地揭示地球的特征,
因而也无法满足地球系统科学时代对区域地质调查

的需要。

5　 几点建议

(1)尊重区域地质调查的科学规律,充分认识

区域地质调查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整个

社会的工作。 除了中国地质调查局以外,政府其它

相关部门应该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大力支持区域地

质调查工作,既要切实保护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者的

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要切实保护区域地质调查

工作者的保护切身利益,应从政策、资金、技术设备

和人员配置等方面保证他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

中去,从而保证区域地质调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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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地质调查局作为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的

主管业务部门,应该大张旗鼓、旗帜鲜明地重视区域

地质调查中古生物资料调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
区域地质调查立项论证、设计审查、成果验收等各个

环节中将对古生物资料的调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和

考核标准。 在地球系统科学时代,对古生物资料的

调查,绝对不限于应用古生物资料进行地层时代的

确定和对比,而是将古生物资料作为地球历史时期

生物界的一个载体开展系统调查,同时要将这些古

生物学资料与它们所代表的环境意义及地质过程联

系起来,将化石信息与生物圈和地球其它圈层相互

作用结合起来。
(3)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区域地质调

查部门古生物学研究调查队伍的建设。 可以在中国

地质调查局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专门的服务于区域地

质调查的古生物学研究队伍。 将基层部门配备一定

比例的古生物学调查专门人员作为区域地质调查的

基本要求,一个具有区域地质调查资质的单位至少

应该有一名古生物工作者能确认出化石大类、懂得

如何采集化石、如何保存化石、知道把化石送到哪些

单位请哪些专家鉴定及如何使用古生物资料。 对于

沉积岩区新区开展的区域地质调查,古生物工作者

更是必不可少。
(4)中国地质调查局与高等学校合作搭建平台

开展古生物学专门人才培养,可采取集中培训、委托

培养和定向培养等方式加强古生物学人才培养,以
弥补区域地质调查部门古生物人才的不足。

(5)对地勘部门现存的古生物化石标本进行抢

救性整理和保护。 可以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统一领

导下设立专项资金组织专门队伍对现存于不同单位

有可能找到的化石标本进行系统的调查、整理、鉴
定,集中保存于具有影响力的公益性博物馆,并将相

关信息向社会公布,便于国内外科研工作者查询研

究。 化石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化石中的模式标本具

有唯一性。 应该像保护植物种子资源一样保护化石

资源。
地球是目前已知的人类唯一的家园,同时为人

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能源和资源。 保护地

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也是人

类生存和继续繁衍的前提条件。 地球演化的历史,
特别是地史时期生物界的演化历史可以为人类保护

环境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提供借鉴和启发。 古生物

资料是地史时期生命的载体,是认识地史时期生物

界及其演化规律的最基础资料,在地质学的诞生和

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地球

系统科学时代依然是地球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详

实的古生物资料及其研究,依然是地球系统科学时

代地质学研究的基础和主要内容。 古生物化石的研

究已经为提供了一些可供人类借鉴的地史时期生物

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知识,但还有大量的奥秘隐藏在

其中等待着去发现和利用。 人类还会从化石研究中

获得很多的有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知识。 因此,在
地球系统科学时代,古生物学资料依然是区域地质

调查的重要内容。 重视区域地质调查中古生物资料

的调查,对于提高区域地质调查的质量和水平、对于

全面、深刻说明地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地球系

统科学时代对区域地质调查最基本的要求。
致谢:全国区域地质调查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李荣社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韩芳林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和中国地质科学院郝梓国研究员对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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